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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它的土壤和
环境，人亦如是。我自幼浸润在桐
城文化的土壤里，吸收养分，滋养
人生。

我的家在长江中下游的嬉子湖
之滨，桐城挂车河的入口处，是一
个普通的农户。父母尽管识字不
多，但受桐城文化的影响，深谙一
些朴素的做人处世之道。

父亲是孝子。祖父去世时，父
亲才三岁。祖母一直守寡，将父亲
姐弟三人抚养成人。父亲深深理解
祖母的艰辛，对祖母特别孝顺。改
革开放后，亲朋好友见我家特别困
难，邀请父亲出门做生意，他常常
回复道：“父母在堂，儿不远游。”
坚决不出远门。后来我读 《论语》
时发现，原文是：“父母在，不远
游，游必有方。”父亲故意省去了最
后一句话。在祖母去世前，他真的
没有出过远门。

“穷不丢书，富不丢猪”这句桐
城人奉为金科玉律的祖训，从我记
事时起，父母就常在我耳边唠叨。

我工作之余，常手不释卷，工程
专业、市场经济、现代文学，甚
或古代经典，均有涉猎。我还常
常有一种心理——强烈希望自己
的 员 工 或 者 晚 辈 多 读 书 ， 常 读
书，读好书。显然，这和父母的
唠叨是有关系的。

“富不丢猪”的传统，现在是
父母帮我在践行。2003 年，我开
始创业，现如今二十年矣，企业
初具规模，事业也算小有成就。
父母一直随我们住在公司，帮我
喂猪、养鸡、种菜、修剪花木，
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看着他们
辛勤的劳作，我只有在工作上更
加勤勉，生活上不敢奢靡，作风
上愈加严谨。在农耕时代，猪是
农家的根本之一，“富不丢猪”，
意谓着我们富了不能忘记根本。
这已成为我精神的一杆灯塔。

父亲虽初小文化，但对大学士
张英的的律身训子四语——“读书
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
倾，择交者不败”——烂熟于心。

他常常拿这几句话教训我，特别是
当我处在人生转折之时。我第一次
离开桐城到合肥上学，第一次离开
安徽到成都工作，第一下海闯荡

“江湖”，第一次准备正式创业，
他总是用这句话叮嘱我。说这话
时，他总是神情庄重，精气神也
特别饱满。他怕我听不懂，还进
一步跟我解释：“守田”不一定真
的在家务农，新时代，就是把自
己的工作干好，干出色；“积德”
就是绝对不能干坏事，而是力所能
及做好事。

父母的勤劳朴实、严谨认真对
我影响 极 深 。 家 里 重 活 都 归 父
亲，母亲手头活计也不轻，工作
时间长，靠的就是耐力。从我记
事 时 起 ， 母 亲 总 是 三 四 点 钟 起
床。大冷天，她坐在床上，披着
棉袄，凑着如豆的灯光，做鞋，
缝 补 。 她 每 年 做 鞋 七 八 十 双 之
多，除了家里七口人之外，还有
外婆家的八口人，还常常给亲戚
家刚出生的孩子送一双虎头鞋。

夏季，她天没亮就起床，拔秧，
插秧，割稻，打稻，干四五个小
时农活才回家吃早饭。她有句口
头禅：“老古话‘一日之计在于
晨 ’， 读 书 和 干 农 活 也 是 一 样
的。”她每天起得早，我们就不敢
赖 床 了 。 母 亲 就 像 萤 火 般 的 灯
盏，照亮我一路前行。

父母初识文字，不能著书立
说，但能从古圣先贤的言行中汲取
营养，反哺给我们。我现在又把父
母的那些朴素的言行，教给我的子
女，我希望这些品质像灯盏，照亮
后辈的路。

父母如灯
音十垚

自幼受桐城派影响，学习传统
诗词三十余年，虽所得有限，但甘
苦还是有的。感受最深的，莫过于
以下两点：

其一，当博览群书。严羽曾
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
趣，非关理也。”从整体中被割裂出
来的严氏这句话，确实误导了不少
人，以至成了许多既想作诗又不思
读书者的一个挡箭牌；且谓李白的

“床前明月光”，岂是读书就能做得
出来的？其说虽辩，而纯系一种误
解。其实，严羽所说，还有后面几
句：“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
极其至。”把上下几句合在一起，意
思就完整了。原来他不过是在说，
诗是性情的产物，其本质是由性情
内发的，而非由读书外加的。但内
发的性情若外化为诗，形成诗的形
式，就得有必要的手段和相应的工
具，而工具和手段是不能自生的；
这就得靠读书来积累和涵养，读书
积累涵养的程度与作诗好坏的程度
是成正比的。严氏立论精密如此，
恰恰是在提示我们，作诗是要多读
书的。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写来
确实毫不费力，但若无他的学养，
任寻一位腹中无物者真的就能妙手
偶得之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况
且此诗也不代表李白诗的极致，李
诗的极致当在古风、不在这类绝
句，而李诗古风书卷的丰富也是稍
有学养者就能看得出来的。中华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诗词就是在传统
文化这块肥沃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
朵奇葩，只有博览四部进入传统文
化这个特定的语境，才能真切地感受
诗词的意境、韵味，深入地体会诗词
的格调、色泽，全面地把握诗词的章
法、语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内化
为自己的创作能力。诗圣杜甫所说的

“熟精《文选》理”“读书破万卷，下笔
如有神”，对当代有志学诗者，仍不失
为一种有力的鞭策。

其二，当多谈继承，少谈创
新。诗词当然要创新，但创新的前
提是继承，尤其是在传统文化遭受
重创后的今天。片面地强调创新极
容易将诗词创作引入两个误区：一
是以为“新”是硬性创出来的，心
想就能事成，故只在形式上翻新花
样，而不在基础上下功夫，其结果
是可想而知的，几见妙手空空者能
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新”呢？二
是以时间的先后来划分诗词艺术的
新旧。凡是既往的，都是旧的，都
得改革，否则就是因循守旧；凡是
后起的，都是新的，唯新的才有价
值，一切唯新是骛。有了这样的思
想指导，改革诗韵、放宽格律、降
低艺术标准，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了。凡此种种，均建立在对新旧错

误的理解上。诗词不同于技术，区
分技术新旧的标准是时间，早的就
是旧的，迟的就是新的，新的出
来，旧的也就过时，被淘汰了，技
术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后来居
上，适应社会的需要。诗词是文学
的一种样式，划分文学新旧的标准
是质量的好坏，而非时间的先后。
风、骚、唐诗、宋词中的精品在时
间上虽旧，但彪炳千古，虽旧犹
新；时下的某些烂诗在时间上虽
新，但陈词滥淍，方生方灭，虽新
犹旧。传统是一条常新的、富有生
命力的河流，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既如此，我们何不从中汲取营
养，厚积薄发，来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创新呢？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
们，创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天
分、阅历外，继承往往体现在学力
上，学力到了，个性、新意、时代
感自然也就也来了，用得着将创新
当口头禅来整天吆喝吗？那种超越
继承的创新与其说是创新，毋宁说
是对诗词艺术进行变相的糟蹋和实
质上的解构。这样的创新，不提也
好，不要也罢。

以上所云，只是我个人学习诗词
的点滴体会，虽卑之无甚高论，仍不
揣冒昧地把它说出来，聊当芹献而已。

学诗剩语
汪茂荣

音十垚，本名章阳，安徽金阳金
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桐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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